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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3600 米，位于天山山脉的木
扎尔特冰川，积雪不消。

这个冬天，仍有一群官兵坚守在阿
拉艾格尔执勤哨所——这个位于茫茫
冰川、皑皑白雪之中的“候鸟哨所”。

因为坚守，年轻的战士留在了这
里。

这里很冷，这里也很暖

入冬以来，每天三顿饭前测气温，
成了上等兵焦一奥工作的一部分。

气温监测员，哨所为监测气温变化
设置的“兼职岗位”。焦一奥成为建哨
以来第5位气温监测员。
“饭前测气温，固定时间才能形成

连续数据。这项工作决定着我们每天
的任务安排。”套着厚厚的手套捧起气
温计，焦一奥低头在气温登记簿填上清
晨气温：“1月 8日晨，-18℃。”

-17℃——这是往年连队撤哨前
的最低气温记录。
“-18℃、-19℃、-20℃……”这些

日子，“最低气温”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气
温登记簿里。

对于官兵们来说，严寒总是短暂
的，即使在最冷的日子也有暖阳相伴。

中午太阳升起，气温迅速回升，温
暖可以持续到太阳落山前。“这里的温
差较大，巡逻前必须充分考虑应对各种
极端天气。”焦一奥说。

测完气温，焦一奥回宿舍做巡逻前
的准备，他一层层地套上保暖装具……
这个时候，焦一奥还不知道，巡逻归来
有个“惊喜”在等他。

巡逻队出发了，哨所热闹起来。
“吴世林，你负责布置学习室；华

威，你去准备蛋糕、长寿面；李兴伟、潘
坤，快去准备礼物；钱棋森、陈龙，你们
去营房外堆雪人，再把准备好的‘生日
快乐’摆好……”一场“蓄谋已久”的哨
所生日会开始了！

原来，这天是焦一奥 18 岁的生
日。让年轻战友在执勤哨所完成“成人
礼”，在哨所战友们看来很有意义。

巡逻路上，太阳还是不肯露面，山
里的风依旧很大。“温度-22℃，海拔
3400米，距点位还有 2公里。”每隔半小
时，焦一奥都会向连长彭诚文报告气温
和海拔。
“一奥，上哨半年了，想家不？”
“报告连长，这几天想得不算厉

害！”焦一奥的脸被风吹得通红，手背上
一道开裂的伤口十分显眼。

坦诚率真，彭诚文眼中的焦一奥着
实可爱。他拍拍焦一奥的肩膀，眼神中
满是鼓励。

海拔 3563 米，焦一奥和战友们抵
达巡逻点。认真勘察完点位和边情，他
们踏上回营路程。

山下营房外，下士陈龙轻轻搓了
一下冻得通红的鼻头。他前方的巡逻
便道上，戴着“水桶帽”的雪人手里，
用水彩笔描绘的“生日快乐”字样格外
醒目。
“一奥看到了不知有多高兴呢！”中

士钱棋森端详着自己精心装扮的“生日
惊喜”，一边想一边乐。

踏雪归来的巡逻官兵，还在雪
中 跋 涉 。 走 上 这 一 趟 ，他 们 的 防
寒 鞋 全 都 湿 透 了 ，裤 腿 也 冻 得 梆
梆硬……大家都想走快一点，返回
哨所喝杯热水。

转过一个弯，路上突然出现一个雪
人。定睛一看“生日快乐”几个字，焦一
奥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个“大大的惊
喜”，一同巡逻的战友紧紧拥抱了他。
此刻，营房外天寒地冻，焦一奥的心却
被战友的温暖包裹着。

回到班里，战友们清唱的生日歌声
中，下士吴世林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
面端过来，焦一奥流泪了。
“热爱你所热爱的，守护你所守护

的。”深夜，焦一奥在给母亲的信里这样
写道。次日凌晨的第一班岗哨，轮到焦
一奥执勤。裹上羊皮大衣，他跺了跺

脚，把胸膛挺得笔直。
军犬“钢镚”陪伴着他在岗楼旁一

动不动。那晚，月亮格外明亮。

雪山和五星红旗最配了

扛上背囊，中士吴德亮踏上了巡逻
路。距离队的日子还剩 5天，这是他最
后一次参加巡逻。

8年前，吴德亮第一次踏上这片冰
川。在他心里，冰川没有丝毫改变，变
化的是心境。

这趟巡逻，吴德亮会不自觉地想
起，那些在冰层下游弋的鱼儿，被白雪
覆盖正悄悄萌芽的雪莲花，待到明年夏
天这里又是一片花海。自己很快就要
与这里告别，他的心里满是不舍。

到了“鹰嘴岩”，连长彭诚文让吴德
亮先爬上去，将绳子固定在石头上再甩
下另一端，再让大家拉着一个接一个爬
上去。

这块鹰嘴形状的巨型岩石，是这条
巡逻路上的“路标”。官兵必须奋力攀
上去，才能继续前行。每次走到这里，
第一个攀上“鹰嘴岩”的人都是他们当
中最老的兵。

吴德亮清楚记得，自己初次巡逻，
由于体型偏胖，拉着绳子攀登还要靠身
后战友“推一把”。

当年的班长为了给吴德亮加练
体能，不知让他冲了多少趟山头。
“德亮！从今天开始，班长带着你
练，你能不能坚持？”站在熟悉的“鹰
嘴岩”下，他的耳边回响起班长当年
的声音。

攀上 4米高的岩石，系好绳索向下
抛去……吴德亮的动作娴熟而轻松。
“能！”耳边回响起自己当年还略显稚嫩
的回答，看着年轻战友一个个攀上岩石
的身影，他的眼睛湿润了。

吴德亮知道，以后再也不会有人
带他“冲山头”,再不会有人督促他减
肥……

几经跋涉，巡逻官兵抵达阿拉艾格
尔山口。山顶上，吴德亮向着国旗敬
礼。在这条边防线上，吴德亮经历了太
多成长，每一次敬礼，他都觉得神圣无
比。
“雪山和五星红旗最配了！”吴德亮

说。雪山见证老兵对边防的告白。雪

海云天，雾气升腾，吴德亮耳畔突然响
起那句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走过了边防巡逻路，他觉得再不会
遇上比这里更难走的路，以后的日子一
定会是“春暖花开”。

返程路上，看到班里战士朱正熙与
战友有说有笑，吴德亮压在心里的石头
落了地。去年夏天第一次听说连队进
驻哨所的消息，朱正熙主动找到班长吴
德亮：“我要去守冰川。”

刚到哨所，朱正熙身上有使不完的
力气；一个月下来，这份激情伴着渐渐
寒凉的气温逐渐消减。这里比他想象
中更荒凉、更艰苦。

日复一日在冰峰雪岭中执勤，生活
单调枯燥。这里没有超市、没有电影
院；每天外出巡逻，就是与外界的“亲密
接触”。
“快点，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一

次巡逻，攀坡时，吴德亮双手用力扒住
头顶的岩石，顺势向后方望去，他发现
朱正熙没精打采地跟在队伍后面。
“这么磨蹭！还能准时到达点

位？！”吴德亮的“无名火”一下子撺上
来，高声呵斥道。

回到哨所，连长彭诚文得知此事，
找到朱正熙谈心。原来，朱正熙刚到连
队时，听老兵们说，“候鸟哨所”坐落在
一个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夏季山花
烂漫，秋季落叶缤纷。
“连长，咱们每天风里来雪里去，除

冰铲雪、执勤巡逻，有谁知道啊？”望着
连长，朱正熙犹豫了许久，抛出了疑问，
“我们做的这些事，有意义吗？”

“在边防线上执勤巡逻，也许永远
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彭诚文把
朱正熙带到窗前，望着窗外的落叶，语
重心长地说，“军人守卫的是和平。和
平就像空气，平日里人们似乎感觉不到
它的存在，只有缺少时才会发觉它的珍
贵。”

转过身，彭诚文正视着朱正熙的眼
睛说道：“不要轻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
地，不要轻视自己肩上的这份责任。”

带着解答，朱正熙悄然离开连部，
心中似有所悟。
“班长，咱们加快脚步吧，天色阴沉

上来了。”又是一次巡逻，朱正熙成了排
头兵，他转身向着走在队伍中间的班长
大声说。

一场风雪欲来，盘山路上，大家加
快了脚步。

你温暖着我，我守护着你

春节前的探亲假，驾驶员许好平又
没上报休假计划，他已经一年没休假了。
“哨所就我一个驾驶员，还有战友

在外学习探亲，眼下正是大雪封山，这
个节骨眼儿上，我怎能走得开呢？”许好
平这样解释。

一年没回家，女儿瑶瑶才 6岁，他
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家去。

1月 11 日，是瑶瑶的生日。去年，
许好平答应了女儿一定回家给她过生
日，今年他又“食言”了。

听着电话那头女儿的哭声，许好平
的心都碎了。

缺席了女儿的成长，也没有尽到一
个丈夫的责任，许好平心里的愧疚自责
“一箩筐”。

“看，山上的雪莲花开了。”去年夏
天，驾车巡逻路上，山上的一簇簇雪莲
花吸引着巡逻车里的目光。冰川上常
年积雪不消融，这些顽强的生命却能扎
下根来。
“用手机拍下美丽的雪莲花，把照

片发给女儿。”自从有了这个念头，许好
平每次开车将战友送到山下休整点，一
定要跟着大家徒步攀登至山顶，把雪
莲花的照片发给妻子和女儿。

家在成都的大学生士兵吕亚江，来
到哨所前从来没见过雪莲花。

直到他第一次在雪山上看到一大
片的雪莲花，他才相信了那句话：“人生
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了一些事，
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

初到这里，拥有音乐和绘画特长的
吕亚江明白了一个道理，艰苦的环境首
先考验的是人的“短板”而非“特长”。
为了锤炼自己，他将心爱的吉他、画板
一股脑塞进了库房。

那天下午，连队例行组织体能训
练。
“右前侧无名高地，最先到达的班

领取本周军事训练流动红旗！”连长彭
诚文大手一指，全连官兵像离弦的箭冲
了出去。毫无悬念，最后一个抵达终点
的，是吕亚江。

站在界碑前，吕亚江第一次感受到
军人肩上的责任。那一刻，他对边防多
了一分沉甸甸的理解。

一个月后的中午，太阳照例比前一

天晚了几分钟照在冰川顶上。此时的
吕亚江，“冲顶”成绩却比过去提早了几
分钟，第一次摆脱了“垫底”的称谓。

沐浴阳光，吕亚江突然感到一股暖
流传遍全身。
“我见冰川多妩媚，料冰川见我应

如是。”在吕亚江看来，这冰川俨然是
“老朋友”了——日复一日巡逻，冰川见
证了他的坚持与超越，他见证了冰川的
每一种“表情”。

去年国庆节假期，吕亚江的微信朋
友圈，同学们晒的都是旅行照、阖家团
圆 照 。 他 的“ 晒 照 ”引 来 许 多“ 围
观”——

皑皑雪山，冰川起伏，他那一小段
文字赢得诸多点“赞”：“你温暖着我，我
守护着你！”

这条信息，也让来自江南水乡的战
士徐亚东红了眼眶。他爬上营房后山
找信号给母亲打电话……

踏冰巡逻，吕亚江看出了徐亚东的
失落，便一路陪伴他。
“人生有四季，心中春常在。”吕亚

江告诉徐亚东，虽然这里风景和家乡的
完全不一样，但四季轮回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寒冬不会过去，也只有经历了
寒冬才能迎来春天。

去年入秋不久，第一场雪降下来
了，吕亚江从库房取出了画板。

在他的笔下，雪山是红色的，象征
着温暖；冰川是蓝色的，就像一片海。

再后来，一个念头在吕亚江脑海闪
现：连队周围到处是山上滚落的石头，
何不用石头当“画板”！

没有画笔，就用刷子；没有颜料，就
用油漆！经过两天创作，石头画完成
了。趁徐亚东午休时，吕亚江悄悄把作
品放在他宿舍的窗前。

哨声打破了宁静，徐亚东拉开窗
帘，那一刻，映入眼帘的石头画让他
眼前一亮，内心的孤独瞬间被融化
了……

很快，哨所的石头画越来越多，有
的画着挺拔青松，有的画着富贵牡丹，
有的画着几只海棠，每幅画面都在这样
寒冷的冬天描绘着官兵们内心向往的
“春天”。

为心中的信念而坚守，寒风不再刺
骨，冬天也有了暖意。哨所外，寒风呼
啸，官兵们又一次出发了，向着远方的
点位，向着温暖的方向。

出发。

候鸟哨所：鸟儿飞走兵还在
■程明阳 刘郑伊 刘 侃

西藏边防有这样一个哨所，傲立

于群山之中，依石而建，缘水而生，还

自带一个“水帘洞”。“洞门千尺挂飞

流，碎玉联珠冷喷湫”——新年伊始，

笔者带着几分向往、几分好奇，踏上了

通往“水帘洞”哨所的路。

从西藏军区某团团部驱车前进，

翻越海拔 4400多米的达坂，山路蜿

蜒，弯急路险。我们乘坐的巡逻车，就

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驾驶员王刚在西藏边防守了十几

年，这条路跑过上百趟。他笑着说：

“走过西藏的路，再走其它的路保准你

都能应对自如。”

数小时后，汽车抵达山脚下的临

时停车点。走下汽车，只见对面的

山上的“水帘洞”哨所在云雾中若隐

若现。

稍作调整，笔者和战友背上背囊，

向着哨所出发。

上哨的路很不好走——一条坡度

近60°、修建在陡峭崖壁边的栈道。

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爬坡，大家只能

走一程歇一程。

300米的高度落差，笔者和战友途

中歇息了四五次，才爬上哨所。大家卸

下背囊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喉咙深处

被吸进嗓子的冷空气刺得一阵痛。

哨长刘晓龙端来热水，脸庞上挂

着一丝西藏边防军人特有的风霜。热

情的寒暄后，他带笔者来到了宿舍区。

开门的一瞬间，“水帘洞”就在眼

前。

只见住宿区后墙，是一个向前方

突起的岩石。其余三面，均用木板围

起，住宿区就这样被岩石包裹住，流水

顺着崖壁缓缓淌下，沿着屋内水沟潺

潺而去。

刘晓龙说，每逢雨天或是化雪时，

这里的景色最为“壮观”。

在缺水的季节，战友们就在这里

举行各类活动。岩石前，摆放着官兵

们写的戍边日记，这个房间也是哨所

官兵的学习室。

“水帘洞”这个名字不知从何而

来，但能为它赋予这么传奇名字的战

友，一定有着乐观的性格。

在湿润气流冲击下，处于喜马拉

雅山脉南麓的“水帘洞”哨所，夏季多

雨多雾，冬季雪大潮湿。

哨所官兵们说，“水帘洞”哨所最

美的季节是夏季。崖壁间漫山的杜鹃

花绽放，一株株娇艳无比。哨所官兵

就像这山、这树，牢牢扎根在祖国边陲

的崖缝之中。

一次，刘晓龙和新来的战友聊天，

说起哨所冬天的雪。

哨所的冬天是艰苦的。雪下了大

半夜，官兵们清早打开门，积雪瞬间涌

进屋里，能没过人的胸口。那条通往

执勤点的路，要靠官兵一点点清扫出

来。大家拿着工具，不一会儿就在道

路两侧清理出两道“雪墙”。

下山倒是方便而有趣，官兵们坐

着木板制成的“雪橇”，一溜烟便滑到

了山脚处。

运货上山却是极难的。战友们排

着队，一手扶着安全绳，身上背着货

物；后面的战友踩着前面战友的脚印，

亦步亦趋。运一次物资，大家往往要

爬三四个小时。

哨所的生活非常规律，主要任务

就是训练和执勤。那天，轮到笔者站

哨，内心格外激动。

岗亭位于宿舍西北侧50米处的

一块独立石包上，避雷针是它唯一的

装饰。全天24小时，都有哨兵坚守在

这里。第一次在寒风中站哨，笔者不

一会儿就感到身体僵硬了。

守哨也有高兴事。这不，春节马

上就到了，团领导驱车来到哨所慰问

大家。

那天，远远看到运物资的汽车停

在山下，“水帘洞”哨所的战友们兴奋

极了，车上运来了生活用品、过年的物

资，还捎来了家人的问候，母亲寄来的

毛衣，爱人寄来的巧克力……

此时，欢乐挂在每个人脸上，洋

溢在他们的笑声中，整个哨所都是幸

福的。

这样的幸福简单而纯粹，这是在

许多本应收获幸福的地方看不到的。

或许，这也是坚守的另一种“收获”吧。

“水帘洞”青春
■西藏军区某旅副连长 张子钦

飞过云雪雨露，掠过昼夜晨昏，在四季轮回里结伴前行。在自然界

里，候鸟南来北往，追逐着温暖。

遥远的边防，有这样一群军人，他们每年在特定的季节、时间驻守同

一个点位，诠释着与季节的约定，也诠释着军人的使命。

那些点位地处偏远、荒无人烟，无论是一条河流、一座高山，或是一

条通道、一个峡谷……艰苦恶劣的守防环境，让人很难将其与“故乡”联

系起来。但边防军人眼中，点位就是他们迁徙的方向。

木孜，蒙古语意为“冰川”。每年春夏，一群“候鸟”军人奔赴这里，秋

冬再回撤。年复一年，新疆军区木孜边防连阿拉艾格尔执勤哨所就成了

“候鸟”的故乡。

这个冬天，至今仍有一群官兵坚守在这里。守在这里，就意味着与

雨雪严寒、雪山冰川相伴；守在这里，生活几乎与世隔绝；守在这里，一个

夏天已是不易，更别提长达8个月的大雪封山期了……

饮霜又斗雪，凛寒何所惧？在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候鸟哨所”，迎

接官兵们的，注定是一个别样的严冬。

——编 者

边关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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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2021·拥抱冬日里的温暖

战士宿舍内的“水帘洞”。

哨所战士们的石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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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②②

图①①：焦一奥眺望远方；图②②：哨所官兵清晨升国旗；图③③：吕亚江和他的
石头画；图④④：官兵们雪山巡逻。 图片由哨所官兵提供


